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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单延用城市环境治理办法应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做法十分常见。农村垃圾进城，放大了农村环境问题，

也改变了乡村社会中人与废物的关系。本研究试图通过系统挖掘与呈现一个村落社会传统时期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与制肥的地方性知识与实践，反思当下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的不足。“肥料社会”是理解与认识

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超过密化”的乡村生产生活实践是物尽其用的经济基础，种养结合的生计

结构是废物流动与转化的生态基础，围绕肥料的稀缺而开展的社会组织及文化安排是“肥料社会”的文

化支撑。就当下农村生活垃圾处置而言，反思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与废物的关系，借鉴农村废物充分利用

的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增强环境治理中农村社会的自主性。借助绿色农业发展的契机，重构现代乡村社

会的物质能量循环，应是未来农村有机废弃物处置变革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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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ery common to simply extend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thods to deal with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ural garbage flowing into cities not only magnifies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t also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waste in rural socie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ystematically excavate and present the lo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of household 
garbage classification, collection and fertilizer-making in a traditional village society, and reflect on 
the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rural household garbage disposal. The “fertilizer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he rur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practices of “over-intensification” serve a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making the best use 
of every resource. The livelihood structure of the combination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is the eco-
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low and transformation of wast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cultural 
arrangements carried out around the scarcity of fertilizers are the cultural support of the “fertilizer 
society”. For the current rural household garbage disposal,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waste in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and drawing on the local knowledge of the full utiliza-
tion of rural waste can help enhance the aut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reconstructing the material and en-
ergy cycle of modern rural society should b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uture changes in rural 
organic waste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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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面临垃圾处理难题与资源循环利用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传统乡村垃圾收集与制肥实

践犹如一座智慧宝库。传统乡村中，村民凭借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与朴素的生态理念，构建起一套因地

制宜的垃圾管理模式。从日常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到巧妙运用发酵等手段将有机垃圾转化为肥料，这

一系列实践不仅维持了乡村环境的清洁与平衡，还实现了资源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高效循环利用。深入

探究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垃圾收集与制肥实践，剖析其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能够为当代城市与乡村垃圾

处理体系的优化、资源可持续管理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深刻的启示，助力我们在现

代语境下重新审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之道，探索出更具创新性与适应性的垃圾治理与资源循环路径。 

2.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背景 

传统乡村社会中，肥料，特别是粪肥的收集与使用，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们精心收

集生活中一切可用作肥料的垃圾，并通过各种技术把它们转化成宝贵的肥料。这些看似又脏又臭的垃圾，

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正是由于对肥料的充分利用，才成就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数千年，而地力不竭的

非凡成就[1]，垃圾制肥不仅解决了农业的肥源问题，还保持了生态环境的清洁与卫生。历史上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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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垃圾与粪便多被运到城郊用作肥料，人们不怕舟车劳苦，进城收集垃圾，乡下的情况可想而知。相反，

如果城市粪便不能用作肥料，不但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还可能引致公共卫生危机。19 世纪上半叶，霍

乱肆虐英国伦敦，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粪便污染了水源。这与今天乡村“垃圾进城”的情况截然不

同，历史上中国农村延续数千年，人们的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大规模垃圾及水体污染，而是基本上做到了

传统农村生活与环境的相适宜。 
近代，西式现代农业渐入中国，化学肥料因肥效快，获取方便，使用简便等原因备受农户喜爱。加

之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外流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制作与使用农家肥的传统日渐式微。乡村粪便、

垃圾等废弃物不再被用作肥料，变成了无用之物，不及时处置还会污染农村环境，需要专门建设一套系

统来处理农村的生产生活垃圾。近年来城市抽水马桶下乡、城乡环卫一体化常常被地方政府看作是提升

农村“文明”与“现代化”的重要象征[2]，是地方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内容。 
将城市的垃圾处理办法简单移植乡村得不偿失。从小范围的村貌看，似乎越来越多的村庄正变得更

加整洁规范，解决了乡村生活卫生层面的问题。但从水系、土壤等更大的系统来看，弃用农家肥，导致

化学肥料过度使用，引发乡村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另外还因农村居住分散，农村

垃圾进城还需要支付较高的经济社会成本。不仅如此，农村垃圾进城，还改变了乡村社会中人与废物的

关系，借助城乡环卫一体化系统，粪便与垃圾被迅速移出乡村，实现乡村社会废物与人的隔离，人们既

看不见垃圾与粪便，闻不到它们的臭味，也不关心它们最终去了哪里。今天的乡村，除了一些老人仍保

留部分粪便收集与利用习惯外，多数的青年人早已放弃收集与利用垃圾的传统生活方式，提起垃圾与粪

便，多数青年人的第一感觉便是脏臭与“污秽”，他们已经习惯于清洁的抽水马桶与触手可及的垃圾桶。 
在此形势下，加深对农村生活垃圾的认知，并探索合理有效的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思路尤为重要。本

研究以传统时期农村生活的垃圾、粪便的收集与利用实践为切入点，在呈现传统乡村农家垃圾分类与制

肥图谱，梳理农家有机垃圾分类收集办法、农家垃圾制肥模式与肥料使用实践，分析农村粪便等有机垃

圾就地肥料化的社会生态基础，挖掘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为当下农村有机垃圾就地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提供学理认识与对策建议，推动探索治用结合的农村有机垃圾处置新方向，重构农村生活与生产系统的

生态循环。 

2.2. 研究方法 

农家生活垃圾的收集与处置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农户生活垃圾的处置方式受地方经济社会结构、社

会组织方式、文化观念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乡村垃圾处置方式变迁的过程也是乡村社会中

人与废物、人与人、废物与废物相互关联、共存互动的复杂系统过程。本研究从系统和整体性视角透视

乡村农家有机废物的收集与制肥这一现象，主要采用个案调查法的方式展开调查。本研究选取皖中巢湖

流域的蒋村(已作化名处理)，蒋村地处丘陵地区，村庄距离巢湖市约 25 千米。村庄规模小，人口外流严

重，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妇女，改革开放初期村庄人口约 150 余人，因人口外流较多，目前村庄实际常住

人口约 30 余人，主要为留守的老人与妇女。种植水稻是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对蒋村的案例调查主要了

解村庄的垃圾收集与制肥历史，试图呈现乡村的垃圾收集与利用的基本图谱。 
在具体资料收集方法上，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与观察法收集乡村垃圾制肥的经验资料。利用访谈法

获得调查点村庄的基本经济社会情况，村民生产、生活方式，乡村有机垃圾的收集与利用行为，种植户

的肥料使用情况，养殖户(企业)的粪便垃圾处置情况，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环境影响等。访谈对象主要涉

及熟悉村庄农业发展和生活垃圾制肥经历的老农人、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家庭农场经营人员、有机肥

企业负责人等。观察法主要用于获得更微观、细致、贴近地方生活实践的认识，如观察村庄的基本经济

生活方式，农村居民的日常垃圾投放行为、粪便处置行为、肥料使用情况、村庄生态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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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乡村垃圾收集与制肥实践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古国，肥料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户通过收

集生活中一切可能的生物质资源，如人畜粪便、家禽毛发、落叶枯枝等，通过沤、烧、堆等各种办法，把

“无用的”废物转化为“金汁”肥料[3]。不仅乡村的垃圾得到充分利用，农户还会进城收集肥料，有时

甚至不惜用“青苗、米醋或现金购买”[4]。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市环卫部门利用城市有机垃圾生产的

有机肥料，成为京郊农业的主要肥源之一[5]。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南京等地一些城郊农村仍然可见

城市垃圾下乡用作肥料的情况[6]。人们不顾路途遥远费力地将城市粪便运往农村，可想而知乡村的粪便

利用情况。所以，今天人们眼里又脏又臭的垃圾和粪便，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蒋村地处安徽巢湖流域丘陵地区，因离城较远，且多是留守老人，因而保留了较多传统生产生活方

式的特征，就调查传统乡村生活垃圾收集与制肥而言，这个村庄是一个较理想的调查点。改革开放以前，

蒋村的生活垃圾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人畜粪便的收集与利用、日常生活垃圾的收集与利用、其他生活

垃圾的收集与利用。下文将以这三类垃圾的收集与利用为路线，阐释传统乡村垃圾收集与制肥的地方知

识及丰富实践，并分析其生态效应。 

3.1. 粪肥的收集与利用 

粪便是乡村最重要的肥源。人的粪便肥力强，故最为农户所重视，“肥水不流外人田”，收集粪便也

是收集家庭的财气。每户都会配有一个专门的“茅房”，“茅房”主要收集日常农户的人粪肥，选址要兼

顾使用方便与卫生，一般“茅房”不与住宅紧密相连，但临近住宅，不能太远，方便农户使用。同时考虑

气味和蚊蝇问题，一般位于房屋的下风向，不仅为了防止雨水进入，也方便人们雨天用厕。一般粪肥进

入茅厕发酵一个月即可使用，粪肥沤熟后，由男性劳力运转田间。相比固态的粪便，小便相对更为清洁，

液态的小便则主要由妇女负责收集。2000 年以前，当地鲜有抽水马桶，主妇都会在卧室里放置专门的小

便桶，每天清晨收集，或直接稀释用作蔬菜，或倒入粪窖，用作粮食作物的肥料。一些勤劳的农户会在

田间或路边修建简易茅厕，既方便路过行人如厕，也可收集额外的粪便。这一做法在清代徽州地区较为

常见，清代徽州地区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就有关于农民买地连同地里的茅厕一同出卖的记载[7]。 
牲畜粪便是仅次于人粪的优质肥源。农户除了“茅厕”外。还会建一个专门的收集猪、牛、鸡等牲畜

粪便的简易粪窖，这类粪窖通常位于村口，也没有屋顶。历史上，巢湖丘陵地区的农户普遍有养猪的传

统，农户养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积肥”。当地农户的猪都是散养，猪粪的收集主要由两部分工作组

成，一是厩底肥料的收集，有时农户会把青草、烂菜叶、秸秆等扔进猪圈充作饲料，猪经常吃不完，总会

留下残渣，冬天农户还会给猪圈投以稻草以保暖，这些杂物被踩踏后和猪粪便混在一起，农户会定期清

理猪圈，把里面的粪便混合物送往村口的粪窖发酵。白天猪被赶出猪圈，也会产生粪便，这部分猪粪的

收集主要由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承担。清晨猪会被主人赶出猪圈，这段时间也是猪排便的高峰期，主人会

携带粪便收集工具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以便及时收集自家的猪粪，这项活动也被当地居民称之为“跟猪”，

这项活动大约会持续 15~20 分钟。有时即便主人来不及收集，也会远远地看着，尽可能地使猪的活动保

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以防被他人钻了空子。久而久之，农户们也会形成一种默契，尽量不收集别人

家刚出圈的猪粪，“抢了别人家的猪粪，也是抢了别人家的饭碗”。因为白天猪都是散养，其他时间也会

产生少量粪便，但是人不能总是跟猪走，这些散落于村庄周边的猪粪，多由下午放学回来的孩童完成，

他们会带着专门的粪铲和粪篓边玩耍边收集散落于村庄附近的猪粪。农闲的时候，一些老人会带着简便

的拾粪工具在离村庄更远的山坡、荒地拣拾可能遗漏的猪粪。经过这三个环节，被遗漏的猪粪尽可忽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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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养牛主要是因为耕地需要，牛粪肥力略逊，但量大，牛粪的收集也十分重要。水牛饲养费工费

时，为节省饲养水牛的人工投入，一般是 2~3 户共同饲养一头水牛，农户之间按协商好的周期轮流饲养，

但每户会专门建有自家的牛棚，以便单独收集属于自家的牛粪。牛粪会以两种方式被收集与利用，一是

用作燃料，牛粪燃烧后以灰肥的方式入田，二是沤制后直接作为肥料。通常牛粪都被优先用于燃料，乡

下人都知道，牛吃得多，粪便也排得快，肥力远不抵猪粪、鸡粪，因此，牛粪多被优先用作燃料。晴天，

人们会在前一天晚上将牛粪和切碎的稻草搅拌在一起，熟焖一夜。第二天将焖好的牛粪团成团制作“牛

屎粑粑”，贴于牛棚的土墙上或置于稻场上晾晒。太阳晒干后，将“牛屎粑粑”收集起来，放置在柴房里

存贮起来。晒干的“牛屎粑粑”轻便易烧，是冬天理想的烹饪和取暖燃料，牛粪经过燃烧转变成灰肥，用

起来也省时省力。还有一些不适合做“牛屎粑粑”的牛粪多被沤制成肥料直接还田。村里养牛，难免到

处都是牛粪，散落于路边及田埂上的牛粪，都被半大的孩子放学后拣拾回去。如果遇上连续的阴雨天，

农户则不急于清理牛粪，一般会在牛棚里铺上一些干稻草，保持牛棚的相对干爽，等待晴天再将牛棚里

经过踩踏的粪便垃圾全部清理出来，在户外制作简单的粪堆。等粪堆发酵一段时间后，再运往田间地头，

是很好的种植蔬菜瓜果的基肥来源。相较于猪粪、牛粪，鸡粪的产量较少，通常被用来种植蔬菜。 

3.2. 日常生活垃圾的收集与制肥 

粪便是农户眼里最为优质的肥源，但却远远满足不了农户的肥料需求。在肥料匮乏的情况下，灶灰、

淘米水、尘土、灶土、鸡毛等日常生活垃圾也是重要的肥源补充。日常生活垃圾的收集与利用也沉浸于

日常生活中，传统乡村的生活垃圾收集与利用主要基于两个主要原则，一是详尽而丰富的日常生活垃圾

分类方式，使得所有的废品都有自己合理的去处，物尽其用。二是种养结合的生计结构使得废品能够在

乡村系统内部实现循环。基于对蒋村普通农户的实地调查，研究人员试图还原一个普通农户的一天，来

呈现农户日常生活垃圾收集与利用的图景。 
清晨妇女会将灶膛的草木灰掏出，送入自家的灰堆房，聚少成多。这些草木灰是水稻和蔬菜理想的

钾肥来源。掏完灶灰，农户会淘米做饭，淘米水会被收集起来喂猪。米入锅后，利用水稻秸秆用作燃料，

生火做饭，水稻秸秆在灶膛内转化成草木灰。饭煮好后，农户会开始屋里屋外的清扫工作，清扫的尘土、

落叶等也被收集起来用作肥料，这种尘土多被当地人称作“千脚土”。当地的文化传统中，“千脚土”也

被视为家庭财运的象征，妇女每天清晨的扫地工作，要以门口为起点，堂屋的中心为终点，从门口向堂

屋中心，把前一天散落在地上的垃圾清扫集中，最后将集中的“千脚土”都扫进簸箕中，再倒入农户灰

堆或粪窖中。“千脚土”的肥力虽不抵粪肥，但日月既久，积少成多，甚至人们期盼勤劳的主妇应该“多

扫院子，少赶集”。一般吃过早饭，农户还要去菜园摘菜，农户摘菜一般会连根整颗拔起，直接把蔬菜带

回家再挑拣，嫩菜叶子留着人吃，老的菜帮子切碎了喂猪和鸡，牲口不吃的菜根、青豆荚等晒干做燃料

或倒入村口的“粪窖”沤肥。除了蔬菜，农户偶尔也会食用荤菜，也会产生垃圾，猪鸡在屠宰清洗过程中

难免也会产生鸡毛、血水之类的“下脚料”，因鸡毛、猪毛富含磷、钙，猪毛、鸡毛都是很好的肥料，是

很好的矿物质来源，故这类“下脚料”也会被收集起来倒入粪窖，经过发酵制成肥料。 

3.3. “土粪”“绿肥”的收集与制作 

在没有化肥的前工业时代，乡村肥料收集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除了粪便和日常生活垃圾外，

乡村还会尽可能用各种土办法搜寻各种肥素，如制作土粪或绿肥。灶土、炕土则是最为常见的“土粪”。

一般三至五年，农户家的土灶、土炕就被烟灰熏透，把旧灶拆掉换新灶，旧灶土、炕土也就成为宝贵的

肥料。秋冬时节，村民会合作将村口的水塘排干，每家分一小块面积污泥，农户自行将塘底污泥取上来，

制作“土粪”。与江南地区的罱河泥不同，丘陵地区的塘泥制肥，还要多一个焚烧环节。成年男性将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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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上来之后，堆成一个土堆，等水分蒸发后，再在土堆下掏一个坑，将稻草之类的塞进去燃烧。妇女则

用锄头将烧干的泥巴捣碎，并再加入一些草木灰与塘泥搅拌在一起，制作成“土粪”，用作种植冬油菜

的基肥。夏天气温高，是制作田间绿肥的最好时机，一些农户会在田头挖一个直径约一米的简易土窖，

将田埂上的杂草砍下来，倒入一些人畜粪便，上面盖上泥巴或稻草，发酵制作绿肥。需要用肥的时候，

就近直接取出来，施肥入田。一些勤劳的老农人还会去公共的河道、水渠里捞水草，水草既可做牲畜的

饲料，也可与污泥混合发酵作绿肥。有的时候，农户还会走出乡村以收集更多的肥料，最常见的有集镇

上各种加工作坊的下脚料，如油坊的豆饼、菜籽饼等。 

4. 传统“肥料社会”物尽其用的社会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化学肥料在乡村社会的大行其道，收集垃圾、粪便制

造肥料这套知识体系与行为实践离我们越来越远。蒋村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生活垃圾不再被用作饲料、燃料、肥料。特别是近几年，蒋村也因“厕所革命”及农村环境整治，快

速实现垃圾桶进村与抽水马桶入户，抽水马桶解决了脏臭以及蚊蝇滋生的卫生问题。但粪便被稀释后，

用起来费时费力，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与妇女，不得不说抽水马桶进村后，加速了粪便的弃用。将现代

城市的一整套废物处置方式照搬到农村后，进一步加速改变了乡村中人们处置垃圾、粪便方式变迁，也

将城市里人们看待废弃物的文化观念带入乡村。垃圾、粪便被视为需要专门加以处理的无用废物，从社

区生活中被清除，乡村社会人与废弃物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但是传统乡村垃圾收集与制肥实践体系

中所蕴含的丰富生态智慧，值得当下人们反思与借鉴。 
在农业社会中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马克思所言：“肥沃绝不像想象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

素质，它和社会关系有紧密联系”[8]。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的垃圾、粪便利用实践，与传统乡村特定经

济社会文化情境是离不开的，“肥料社会”可作为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9]，社会中各种事项安排都

要朝着有利于肥料的收集与利用的方向来设计。 
首先，“超过密化”的生产生活实践迫使乡村社会能够产生废物利用的不竭动力。宋代以来，中国

人口的增长远远大于耕地面积的增长，特别在江南地区，随着两熟制的推行，农业肥料的缺口问题更为

凸显，肥料不足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3]。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增加，精耕细

作的过密化农业导致肥料短缺的压力更甚[10]，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国农业

更是步入“超过密化”的发展阶段[11]，乡村肥料短缺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缓解。甚至上世纪 80 年代农村

改革后，农户仍有强劲的积肥动力。在蒋村的调查中，人民公社时期，猪粪可以抵工分，村民拾粪的积

极性很高，家里的小孩、老人都可以积猪粪换工分。农村改革以后农户养猪热情更高，小户一般养一头，

大户养两头，小孩和老人仍是猪粪收集的主要力量。 
其次，种养结合的生计安排则在家户层面为废物的流动与转化提供生态基础。种养结合的生计结构

使得乡村废物收集与处置形成了三级转换系统：人不能吃的，转作家畜家禽饲料；不宜做饲料的，尽可

能用作燃料；不能做饲料和燃料的，则会根据废物自身的特性，进行复杂的分类化为肥料[12]。农与处置

安排，使得废物都有合理的去处。在这个转化系统中，饲料与燃料只是废物转化的中间过渡形式，肥料

才是所有废物转化的最终归宿。种养结合的生计结构使得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小而全的废物循环

处置系统。 
最后，肥料的稀缺还会传递到社会组织及文化安排中。乡村社会内部会产生一套复杂的垃圾处置知

识系统以及相应的文化安排与道德约束机制。人们对“卫生”不苛求，见脏不怪，“没有屎粪臭，哪有稻

米香”。居民的生产生活中尽可能减少垃圾产生的约束机制，强烈地避免垃圾产生的文化观念，甚至上

升到道德层面的规训或宗教层面的禁忌。如以乡村食物消费禁忌为例，所有的食物应尽可能被人们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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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因为食物品质、口味不好就浪费掉，小孩是不能挑食的，“有什么，吃什么”，碗里不能有“剩

饭”，浪费食物是要“遭雷劈的”。对于不得已产生的垃圾，传统乡村社会有一套复杂的嵌入于日常生活

的垃圾分类系统。日常生活中，不仅有详尽的废物分类、收集与利用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内生于乡村

社会，与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家庭则是垃圾分类与利用的基本组织单元，通过家

庭内不同成员间的分工与合作，在家庭内部推动垃圾分类与利用的全员参与。居民自小在家庭生产生活

中潜移默化地习得这部分知识，并且在家庭内部通过父辈的手口相传，内化为一整套行为知识，在乡村

社会中实现代际传递。 

5. 当前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及解决思路 

无论未来社会如何发展，人类总是以一种生物形态生存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总是与环境发生能量

互动与联系。当人们生活与环境相适宜时，便感觉不到环境问题，反之，当人们的生活与环境不适宜时，

便会产生环境问题，今天的农村生活污染问题更接近于后者。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传统乡村生产生活中

蕴含的废物处置智慧，反观当下农村生活垃圾及废物处置问题，并为未来农村生活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

可行的思路方向。 

5.1. 当前农村垃圾处理问题 

伴随现代化的步伐，当前农村社会的人口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

化，农村生活垃圾及废弃物处置也因此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垃圾数量增多、种类趋于复杂。传统农村社会，农民的生产生活用品大多取自自然，消费性的

产品垃圾较少，因此容易重回生态系统。而现代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商品涌入农村市场。

各种塑料包装、一次性用品层出不穷。这些物品使用后成为垃圾，使得农村垃圾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

垃圾种类也日益繁杂，除了传统的有机易腐垃圾之外，还出现了废旧电池、电子废弃物、过期药品等有

害垃圾以及难以降解的塑料制品等，增加了分类处理和无害化处理的难度。 
二是村民环保意识较弱。传统农村社会里，村民长期处于一种与自然亲近、和谐共生的状态，虽然

没有明确的环保概念，但对于垃圾的处理多是遵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习惯，如上所述把剩饭剩菜用来

喂家禽家畜，收集家禽粪便当肥料等，从而形成了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模式。但在现代农村，受现代生活

方式冲击，部分村民的环保意识还没有跟上。一方面，很多村民没有认识到随意丢弃垃圾，尤其是像废

旧电池等有害垃圾对土壤、水源会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在一些农村地区，虽然有环保宣传，但村

民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觉得垃圾处理是政府的事，缺乏主动分类、积极配合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识，导致

许多合理的垃圾处理举措难以有效落地。 
三是基础设施有待完善。传统农村由于垃圾量少，基本靠自家的简易处理就能解决问题，很少需要

专门的垃圾处理设施。而现代农村，随着垃圾增多和种类变化，需要相应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处置。但目

前不少农村地区存在设施不足的情况。如垃圾桶配备数量不够，布局不合理，有的偏远村落甚至没有设

置垃圾桶，村民想扔垃圾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垃圾转运站数量有限，转运能力不足，导致垃圾不能及

时被运走，堆积在村里，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容易滋生细菌、传播疾病等。另外，缺乏专业的垃圾处理

厂，很多农村地区的垃圾最终只能简单填埋或者露天焚烧，没有进行科学的分类处理和无害化、资源化

处理，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四是资金投入相对不足。传统农村垃圾处理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却几乎不需要额外投入太多的资

金。现代城市模式的垃圾处理，需要建设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从垃圾桶的购置、垃圾转运人员及车辆

的配备、转运站的运营到垃圾处理厂的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很多农村地区自身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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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薄弱，地方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垃圾处理相关设施建设和日常运营维护。而吸引

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垃圾处理领域也面临盈利模式不清晰、回报周期长等诸多困难，导致农村垃圾处理常

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难以持续提升处理水平。 
此外，监管机制还未健全。传统农村垃圾处理主要依靠村民的自觉和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管理相

对简单松散。现代农村社会则需要更科学、严格的管理监督体系。但目前农村的垃圾处理监管机制还未

健全，对于村民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惩处措施，导致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而且在垃圾

处理各环节，从收集到转运再到最终处理，缺乏有效的监督，难以保证每个环节都按照环保、规范的要

求来操作，影响了整个农村垃圾处理的效果。 

5.2. 转变认识，重建物质能量循环 

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村垃圾处置问题，需要立足农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转变对废弃物的

认知，在吸纳传统农耕社会废物循环利用生态智慧的基础上，重构现代乡村社会的物质能量循环。 
首先，审视乡村系统中人与废物的关系，理顺农村垃圾治理中生活与生产、卫生与生态、农民与国

家的关系。人们利用废物的惯行，影射了特定社会中人们对废物的认知以及人与废物的关系。在传统乡

村生活情境中，各种废物都是可利用的，人们需要根据废物自身的属性，将废物的脏、丑、污染等负面

属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尽可能在社区生活找到合适的收集与转化形式，进而衍生新的功能，延长废物

流动链。利用的本质是将废物有利的一面用起来，废物不利的一面也就缩小、甚至消失了。在人们不辞

辛劳地收集与利用废物的过程中，乡村生态环境得到延续，居民的生产生活得到增益。传统乡村废物利

用知识诞生产生于乡村生产生活内部，并通过农户的世代更替而不断传递下去，乡村社会从自己的视野

出发，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实践行动，灵活处置应对生产与生活中的废物。但是这套知识体系的产生于

运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其在当时的意义正被遗忘和替代。 
在现代农村社会中，人们对“垃圾”、“废品”的感知与认知以及相关废物利用知识体系发生了一个

深刻变革。“垃圾”、“废品”包含了无用的、舍弃的观念认知，需要从社区生活空间去除、隔离开来。

废物不再被乡村社会利用，没了应有的去处，废物不利的一面就会放大。为了应对棘手的农村生活污染

问题，国家需不得不将城市处置废物模式不断向农村延伸。城乡环卫一体化，抽水马桶下乡，虽然解决

了卫生问题，但也忽视了农村经济社会系统的特殊性以及农村社会的自主性。与城市经济社会系统截然

不同，农村生产生活与周边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农村生产生活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环境

进行物质与能量转换的过程。另外，把分散的乡村垃圾、废物运到城市，更需要支付高昂的收集运输成

本，也加重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负荷。并且农村的垃圾、废物都进入城市化工业化的处理系统，村民

及乡村不需要对废物处置负责，也越不关心废物的流向，乡村社会日益失去废物处置自主性。 
其次，认识废物循环利用的双面性，处理好废物利用中“最小”、“最大”模式。废物利用有节约资

源，生态环保的有利方面，但是废物利用也还会有费时费力、卫生等问题，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做一个平

衡值得思考。传统乡村社会中废物最终都被转化为粪便，实现了废物资源属性的最大化利用，但是在粪

便利用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整套规范或知识去“最小化”废物利用过程中的不利因素，通过不食生食，

不喝生水等办法，将垃圾、粪便收集与制作过程中的卫生、疾病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时间和劳力投

入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社会通过家庭成员的差别化分工，一方面实现了全员参与，保证了家庭内劳

动力的最大化投入，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家庭成员形成共同的废物利用观念，强化家庭成员共同行为，

促使废物利用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全员分工参与也实现了劳力的分担，减轻了个体参与垃圾分类的

时间和精力，垃圾、废物的收集与利用是家庭层面的事业。 
最后，吸纳传统农耕社会废物生态智慧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现代乡村社会的物质能量循环，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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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农村废弃物处置的重要变革方向。粪便等有机垃圾是农村最宝贵的有机肥源，把握绿色农业、高值

农业以及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的契机，重建农业循环[13]，营造现代“肥料社会”，还要解决几个关键环

节的改变。 
从乡村产业发展角度看，在农业日益规模化及农业内部种养日益分离的大背景下，发挥政府政策引

导作用，推动种植户与养殖户的对接，特别是规模化养殖与规模化种植农户的对接，培育乡村社会内部

有机肥使用需求。重视绿色农业发展对有机肥使用的现实需求，合理规划种植与养殖的产业布局与配套，

促进区域内种植户与养殖的配套发展，实现种植户的用肥需求与养殖户的粪肥消纳需求内在有效衔接。

针对规模化养殖场与种植业分离的情况，也可以采用鼓励发展有机肥厂的形式，发挥有机肥中的中介作

用，打破种植业与养殖业时空分离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推动种养结合模式，引导与培育乡村社会内部

的有机肥利用需求，重建新型乡村农业循环，尽可能将粪便等高能量有机物留在乡村。 
加大农村有机废物制肥技术供给，让种植户有肥可用。考虑农产生产生活较为分散以及生活生产方

式的多样性，鼓励有机肥制肥技术的研发，特别是鼓励与引导微型、快速、低成本有机肥技术的研发。

借助技术升级，提升有机肥废物收集与利用效率，降低有机肥使用成本，克服使用过程中脏、臭等问题，

为种植户提供“好用的”有机肥料。 
重视生态精英、绿色家庭农产及合作社等乡村社会主体的组织与示范作用，让种植户会用有机肥。

在食物消费升级以及资源利用约束趋紧的背景下，生态精英是乡村绿色技术推广与转化的重要力量，在

农村有机废物制肥中，这一主体是政府和普通农户之间技术衔接的桥梁。另外，有学者利用农业部家庭

农场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家庭农场总体上开始呈现出注重生态和低碳生产方式的端倪与趋势[14]，
而合作社是引导家庭农场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发挥生态精英、家庭农场、合作社在有机肥利用方面的

技术示范与扩散优势，让普通小农会用有机肥，坚持使用有机肥，带动普通农户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增

强农村有机废物收集与利用的社会组织基础。 
此外，考虑到当下农村人口外流，劳动力投入限制较大的情况，政府还应推动农村有机肥使用的相

关配套服务，构建便利的服务体系，减少种植户使用有机肥面临的诸多限制，方便用种植户使用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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